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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私塾遍及井邑田野ꎬ徽州的教育者们根据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ꎬ因着

培养目的不同ꎬ编著了适合徽州学童学习的塾课读本:以朱子为宗的六经传注是徽州私

塾的普遍读本ꎬ名儒编写的适合童蒙习诵的小学读本为徽州私塾基础读本ꎬ以培植英才

为目标的大学读本是徽州私塾的通识读本ꎬ而以治生为手段的职业教育读本在徽州私

塾读本中地域性特征最显著ꎮ
〔关键词〕徽州ꎻ私塾ꎻ读本

徽州地区一直有着崇儒重道、兴学立教的传统ꎬ这里文风昌盛ꎬ名臣辈出ꎬ被
誉为“文献之国”“东南邹鲁”ꎬ“新安自南迁后ꎬ人物之多ꎬ文学之盛ꎬ称于天下ꎮ
当其时ꎬ自井邑田野ꎬ以至于远山深谷ꎬ民居之处莫不有学ꎬ有师ꎬ有书史之

藏ꎮ” 〔１〕徽州文献丰富ꎬ其中教材类尤为突出ꎬ笔者受复旦大学査屏球教授所托ꎬ
最近对这类文献进行了调查ꎬ颇有收获ꎬ现将研究所得列述如下ꎬ以求方家指正ꎮ

一、以朱子为宗的六经传注是徽州私塾的普遍读本

徽州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桑梓之邦〔２〕ꎬ新安理学在徽州蔚然成风:“我新

安为朱子桑梓之邦ꎬ则宜读朱子之书ꎬ服朱子之教ꎬ秉朱子之礼ꎮ” 〔３〕 一些名儒于

圣人之经、濂洛诸书具为传注ꎬ而他们所做的六经传注皆崇朱子之说ꎬ以朱子为

宗的六经传注是徽州私塾的普遍读本ꎮ “凡六经传注ꎬ诸子百氏之书ꎬ非经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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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定者ꎬ父兄不以为教ꎬ子弟不以为学也ꎮ 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ꎬ而讲之熟ꎬ说
之详ꎬ守之固ꎬ则惟新安之士为然ꎮ” 〔４〕 这些传注有宋胡方平撰«易学启蒙通释»
二卷ꎻ元胡一桂撰«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三卷、«外
篇»一卷ꎻ元胡炳文撰«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ꎻ元陈栎撰«尚书集传纂疏»六卷ꎻ
元汪克宽有«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程朱传义音考»«集传音义会通»«礼
经补逸»«凡例考异»ꎻ元赵汸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

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金锁匙»一卷、«周易文诠»等ꎻ元倪士毅有«四书辑

释»ꎻ明朱升有«周易旁注»十卷、«尚书旁注»六卷、«尚书旁训»二卷、«中庸旁

注»一卷、«老子旁注»一卷、«孝经旁注»一卷、«大学旁注»一卷、«诗旁注»一卷、
«书传补正辑注»一卷ꎮ 清廖著有«四书体注补»四十二卷ꎻ清方逢龙有«理学枝

言»ꎻ清施璜有«小学发明»«性理发明»ꎻ清王瑞仪著有«周易实证»等ꎮ
胡方平ꎬ字师鲁ꎬ号玉斋ꎬ婺源人ꎮ “方平之学出于董梦程ꎬ梦程之学出于黄

榦ꎮ 榦ꎬ朱子婿也ꎮ 故方平及其子一桂皆笃守朱子之说ꎬ此书(«易学启蒙通

释»)方平即发明朱子«易学启蒙»之旨ꎮ 􀆺􀆺方平此书虽亦专阐数学ꎬ而根据朱

子之书反覆诠释ꎮ 所采诸书ꎬ凡黄榦、董铢、刘爚、陈埴、蔡渊、蔡沈六家ꎬ皆朱子

门人ꎮ 又蔡模、徐幾、翁咏三家:模ꎬ蔡渊子ꎻ幾、咏ꎬ皆渊之门人ꎮ 故所衍说尚不

至如他家之竟离其宗ꎬ是亦读«启蒙»者所当考矣ꎮ” 〔５〕 胡一桂ꎬ字庭芳ꎬ号双湖ꎬ
婺源人ꎬ胡方平之子ꎮ 景定甲子领乡荐ꎬ试礼部ꎬ不第ꎬ教授乡里以终ꎮ 其«易本

义附录纂疏»“以朱子«本义»为宗ꎬ取文集、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之ꎬ谓之«附
录»ꎻ取诸儒«易»说之于«本义»者纂之ꎬ谓之«纂疏»ꎮ 其去取别裁ꎬ惟以朱子为

宗ꎮ” 〔６〕又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一桂于皇庆二年自刻«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三

卷、«外篇»一卷ꎮ «自序»称“去朱子才百余年ꎬ而承学渐失ꎬ如图、书已厘正矣ꎬ
复仍刘牧之谬者有之ꎻ卜筮之数灼如丹青矣ꎬ复祖尚玄旨者又有之”ꎮ 胡炳文ꎬ
字仲虎ꎬ号云峰ꎬ婺源人ꎬ一桂子ꎮ 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ꎬ再调兰溪州学正ꎬ不
赴ꎮ 其«周易本义通释» “据朱子«本义»ꎬ折衷是正ꎬ复采诸家«易»解互相发

明ꎮ” 〔７〕陈栎ꎬ字寿翁ꎬ号定宇ꎬ休宁人ꎮ 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以疏通蔡«传»之
意ꎬ故命曰疏ꎬ以纂辑诸家之说ꎬ故命曰纂ꎬ又以蔡«传»本出朱子指授ꎬ故第一卷

特标朱子订正之目ꎬ每条之下ꎬ必以朱子之说冠于诸家之前ꎬ间附己意ꎬ则题曰

‘愚谓’以别之ꎮ” 〔８〕 自序称:“圣朝科举兴行ꎬ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ꎬ
«书»宗蔡«传»固亦宜然”ꎮ 汪克宽ꎬ字德辅ꎬ一字仲裕ꎬ学者称环谷先生ꎬ祁门

人ꎮ 祖汪华受业朱熹再传弟子双峰饶鲁ꎬ得勉斋黄氏之传ꎮ 汪克宽于“圣贤之

言心融神会ꎬ造诣深剧”ꎬ“其学以朱子为宗”ꎬ对诸经多有传注〔９〕ꎮ «春秋胡传附

录纂疏»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ꎬ可究事实之悉ꎬ备列经文同异ꎬ可求圣笔

之真ꎮ 益以诸家之说ꎬ而裨«胡氏»之阙疑ꎬ附以«辨疑»、«权衡»ꎬ而知三传之得

失ꎮ” 〔１０〕赵汸ꎬ字子常ꎬ学者称东山先生ꎬ休宁人ꎮ 赵氏“蚤岁学于乡ꎬ求程朱之余

绪ꎬ诵习经训ꎬ辨释其文义之外ꎬ无所致力焉”ꎮ 后学于九江黄泽ꎬ“得六经疑义

千余条以归”ꎮ “复从临川虞集游ꎬ获闻吴澄之学ꎬ乃筑东山精舍ꎬ读书著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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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ꎮ 汸“于诸经无不通贯ꎬ而尤邃于«春秋»”ꎮ〔１１〕

二、名儒编写的适合童蒙习诵的小学读本

徽州的私塾教育有明确的层次之分ꎬ分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ꎬ其教育内容和

教育的着重点各不相同ꎮ 从八岁到十五岁ꎬ为读小学时期ꎬ十五岁以后为读大学

时期ꎮ 小学阶段以教授初学儿童识字、句读、背诵为主ꎬ称蒙学或蒙馆ꎮ “盖古

人之教ꎬ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诚敬之实ꎬ及其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ꎬ皆所

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ꎬ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存ꎬ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ꎮ” 〔１２〕

“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ꎬ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 〔１３〕ꎮ 小学阶段

最主要的是在教会儿童识字、句读的基础上ꎬ训练儿童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
惯ꎬ灌输孝、悌、忠、信的道德理念ꎮ 徽州名儒编纂了许多适合儿童学习的蒙学读

本ꎮ 如朱熹«童蒙须知»«易学启蒙»«小学»等ꎻ胡炳文«纯正蒙求»ꎻ陈栎«论语

训蒙口义»«中庸口义»«历代蒙求»ꎻ朱升有«小四书»ꎻ明末歙人胡开著«蒙养诗

教»ꎻ清吴应申撰«春秋集解读本»ꎮ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ꎬ朱熹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ꎬ他认为:“大抵诸

老先生之为说ꎬ本非为童子设也ꎬ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ꎮ 初学者读之ꎬ经之文句

未能自通ꎬ又当编诵诸说ꎬ问其指意ꎬ茫然迷眩ꎬ殆非启蒙之要ꎮ” 〔１４〕 «小学»是朱

熹为蒙学特意编写的读本ꎮ «小学»ꎬ旧题宋代朱熹撰ꎬ实则为朱熹与弟子刘清

之合编ꎮ «小学»全书六卷ꎬ分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ꎮ 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
鉴古四个纲目ꎮ 外篇又分成嘉言、善行两部分ꎮ 鉴古记载夏商周三代圣人贤者

之迹ꎻ嘉言和善行记载汉以后贤者的嘉言善行ꎮ 三个纲目中最主要的是明伦ꎬ立
教的目的是为了明伦ꎬ敬身也是为了明伦ꎮ «小学»在徽州私塾蒙训教育中被普

遍使用ꎮ
胡炳文仿前代«蒙求»和朱熹«小学»外篇格式ꎬ编«纯正蒙求»ꎮ “蒙求之

书ꎬ先儒为诸凡数家矣ꎮ 吾邑云峰胡君又集古今嘉言善行为一篇ꎬ名曰«纯正蒙

求»ꎬ仿佛文公«小学»书之遗意ꎮ 虽其纲不出明伦、立身、接物三者ꎬ而搜葺之力

勤矣ꎬ所以为养蒙做圣之功宏矣ꎮ” 〔１５〕“«蒙求»自李瀚以下ꎬ仿其体者数家ꎬ大抵

杂采经传事实ꎬ隶以韵语ꎬ以便童子之记诵ꎮ 然多以对偶求工ꎬ不尽有关于法戒ꎮ
炳文是书ꎬ则集古嘉言善行ꎬ各以四字属对成文ꎬ而自注其出处于下ꎬ所载皆有裨

幼学之事ꎬ以视饾饤割裂ꎬ仅供口耳者ꎬ于启导较为切近ꎮ 上卷叙立教明伦之事ꎬ
中卷叙立身行己之事ꎬ下卷叙待人接物之事ꎬ略以«白鹿洞规»为准ꎮ 每卷一百

二十句ꎬ总为三百六十句ꎮ 卷中又各有子目ꎬ每一目多者一二十句ꎬ少者不过四

句ꎮ 中间以拘于骈俪ꎬ格于声韵ꎬ故漏落甚多ꎮ 又如黄香暖席宜入父子之伦ꎬ而
反入幼学见趣条下ꎻ陈子高让田宜入长幼之伦ꎬ而反入处宗族条下ꎮ 其分隶亦未

能悉允ꎮ 然养蒙之教ꎬ取其显明易晓ꎬ不贵以淹博相高ꎮ 此书循讽吟哦ꎬ以资感

发ꎬ与朱子«小学外篇»足相表里ꎬ固未可以浅近废也ꎮ” 〔１６〕

陈栎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教学实践ꎬ编写出一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理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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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读本ꎮ «论语训蒙口义»是他积三十余年教学之经验编写而成的:“栎沉酣«四
书»三十年余ꎬ授徒以来ꎬ可读朱子«集注»者固授之ꎬ唯谨遇童生钝者ꎬ困于口

说ꎬ乃顺本文推本意、句释ꎬ笔之其于«集注»ꎬ涵者发、演者约、略者廓ꎬ章旨必

揭ꎬ务简而明ꎮ 旬积月累ꎬ累以成编ꎬ袭名«论语训蒙口义»ꎮ 自«集注»外ꎬ􀆺􀆺
诸儒之讲学可及者咸采之􀆺􀆺栎一得之愚往往附见ꎬ或有发前人未发者ꎮ 􀆺􀆺
抑不过施之初学ꎬ俾为读«集注»阶梯ꎬ非敢为长成之言也ꎮ” 〔１７〕 «中庸口义»针对

儿童的学习特点编写ꎬ“授以朱子章句或问ꎬ往往难入ꎬ不得已绎朱子之意而

句解之ꎬ复述读此书之大略二此”ꎮ〔１８〕陈栎还有«历代蒙求»一卷ꎬ用四字韵语的

形式ꎬ简述从开天辟地到元代的历朝兴衰ꎬ每个朝代皆述其开国与亡国之君ꎬ再
提及其间有作为的皇帝ꎬ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历史的梗概ꎬ特别适合做私塾童蒙读

本ꎮ
朱升为童蒙编辑过的读本有«小四书»ꎬ又名«四家蒙训»ꎬ计四种五卷ꎬ为宋

方逢辰撰«名物蒙求»一卷、宋黄继善撰«史学提要»二卷、宋末元初程若庸撰«性
理字训»一卷、元陈栎撰«历代蒙求»一卷ꎮ 朱升认为“夫读书不可无注解ꎬ然注

解与本文相离ꎬ学者若不能以意相附ꎬ则非徒无益ꎬ而适滋其惑ꎮ 故愚于诸经书

往往与之旁注ꎬ使学者但读本文而览其旁注ꎬ一过则了然ꎬ无繁复之劳也ꎮ 今此

小四书者ꎬ语约而事意多ꎬ故旁注不足ꎬ则又表注于栏上ꎬ使教者有所据依ꎬ而学

者易于记忆ꎬ此区区之至意也ꎮ 既脱稿ꎬ刻之斋舍ꎬ题曰«小四书»ꎬ以别晦庵«四
书»云ꎮ” 〔１９〕

歙人胡渊ꎬ著«蒙养诗教»ꎬ用以“训迪童子ꎬ俾入学之年即知尊亲敬长之道

与夫服劳奉养之宜” 〔２０〕ꎮ 胡渊ꎬ字橤明ꎬ号匏更ꎮ “元儒胡云峰之后ꎬ性至孝ꎬ甘
贫好古ꎮ 明末为邑诸生ꎬ鼎革后绝意仕进ꎬ潜修实践ꎬ与同邑汪德元、汪知默、江
恒辈集紫阳书院讲学ꎬ郡守曹鼎望折节下之ꎬ学者多尊师焉ꎮ” 〔２１〕 «蒙养诗教»其
文则浅近之文ꎬ其事则孝悌之事ꎮ 有立、行、坐、笼手、拱手、肃揖、展拜、著衣、吃
饭、应对、静声、敛气、寝息、出恭、洒扫、事亲、事兄、尊师、处友、见宾、读书、写字、
歌诗诸篇ꎮ 以“立”篇为例:“书生站立要端然ꎬ气象如山学圣贤ꎮ 下莫参差跷一

足ꎬ上毋斜倒侧双肩ꎮ 摆摇不定应生厌ꎬ倚靠难停更可怜ꎮ 立定脚跟从此始ꎬ德
容古训至今传ꎮ” 〔２２〕文字浅显易懂ꎬ朗朗上口ꎬ训练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ꎮ

清吴应申撰«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ꎮ 应申ꎬ字文在ꎬ歙县人ꎮ “以«春秋经

解»卷帙浩繁ꎬ难于遍读ꎬ因会萃众说ꎬ择其合于经旨者详著经文之下ꎬ以资记

览ꎮ 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ꎬ为愚鲁者计甚便ꎮ 盖特乡塾课读之本也ꎮ” 〔２３〕

三、以培植英才为目标的大学读本

大学则与小学不同ꎬ其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ꎬ“是发明此事之理”ꎮ “及
其十有五年ꎬ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ꎬ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ꎬ与凡民之俊秀ꎬ
皆入大学ꎮ 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ꎮ 此又学校之教ꎬ大小之节ꎬ所
以分也” 〔２４〕ꎻ“大人之学ꎬ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 〔２５〕ꎮ 徽州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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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此阶段教育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使学者明晰义理ꎬ掌握修己治人之道和治国经

世之术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ꎻ二是为以科举入仕为指归的应试教育ꎮ 而此时的

徽州私塾读本也服务于这种精英教育ꎮ
关于大学教育的任务在施璜等人制订的«塾讲规约»中提出有九项:一曰尚

道德、二曰定宗派、三曰持敬、四曰译注、五曰力行、六曰习六艺、七曰育英才、八
曰务谦虚、九曰防间断ꎮ 联会讲学的目的ꎬ是“愿同人立志发愤ꎬ一意从事圣贤

之学ꎬ以仁为己任、以明道相砥砺、以进德相期待”ꎮ 并非一意地“专以诗文相砥

砺ꎬ以科举相期待”ꎮ 因为“苟道明德立ꎬ未尝不可以为诗为文、为公卿大夫ꎬ即
布衣不仕ꎬ亦可以为后学师表”ꎻ“如道不能明、德不能立ꎬ则虽做了杨雄、李白ꎬ
未闻可以为圣人ꎬ虽做了状元、宰相ꎬ未见可以称理学ꎮ”塾讲教学内容以程朱为

学ꎬ因为朱子“集诸儒之大成”ꎬ“宗程朱即所以宗孔孟ꎬ宗孔孟即所以宗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也”ꎬ而“同人又幸生朱子桑梓之邦ꎬ则熟读朱子之书、熟讲朱

子之学ꎬ自是同人本分内事”ꎮ 规约要求“同人乡塾讲书ꎬ必要阐明朱注ꎬ使朱子

注义莫逆于心ꎬ然后孔、曾、思、孟之微言始有入路ꎻ由是而兼读«小学»、«近思

录»、«太极图说»、«通书»、«西铭»诸书ꎻ由是而循环理会«六经»以及«纲目»、诸
史ꎬ则天下之理皆可以一以贯之而无疑矣ꎮ”“今同人相与讲求圣人之学ꎬ或在家

塾受徒、或就他乡西席ꎬ皆当以教育英才为己任”ꎮ “教育之法ꎬ圣贤经书甚详ꎬ
莫要于«小学»、«大学»二书”ꎬ“同人若能勇革世习ꎬ不为俗学夺志ꎬ悉遵«小
学»、«大学»之法教训童蒙、培植后进ꎬ其所以诱掖激厉ꎬ又能循循有序ꎬ如此功

深日久ꎬ必能养就一番英才ꎬ可以传圣人之学而为当世之大用者ꎮ” 〔２６〕

元代曾将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ꎬ«元史»卷八十一«选举一»记载ꎬ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ꎬ«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
设问ꎬ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ꎬ«大学»、«论
语»、«孟子»、«中庸»内出题ꎬ并用朱氏«章句集注»ꎮ”«清史稿􀅰选举»载:“自唐

以后ꎬ废选举之制ꎬ改用科目ꎬ历代相沿ꎮ 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
礼记五经命题试士ꎬ谓之制艺ꎮ 有清一沿明制ꎬ二百余年ꎬ虽有他途进者ꎬ终不得

与科举出身者相比ꎮ”所谓制艺ꎬ即用“四书” “五经”的内容出题ꎬ让参试者作

“八股文”ꎮ 科举考试的重心是“四书”ꎬ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程颐、程颢、朱熹

所注“五经”作为命题范围和考试内容ꎬ成为取士的标准ꎮ 徽州私塾毫无二致地

以科举为指归ꎬ注重经、史的教育及制艺的训练ꎮ
倪士毅撰«作义要诀»一卷ꎬ皆当时经义之体例ꎬ为徽州私塾制艺训练的龟

鉴ꎮ “是书所论ꎬ虽规模浅狭ꎬ未究文章之本源ꎬ然如云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ꎬ第
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ꎬ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ꎻ又云长而转换新意ꎬ
不害其为长ꎬ短而曲折意尽ꎬ不害其为短ꎬ务高则多涉乎僻ꎬ欲新则类入乎怪ꎻ下
字恶乎俗ꎬ而造作太过ꎬ则语涩ꎬ立新恶乎同ꎬ而搜索太甚ꎬ则理背ꎻ皆后来制艺之

龟鉴也ꎮ 国家设科取士ꎬ仍以经义为先ꎮ 我皇上圣训谆谆ꎬ厘正文体ꎮ 操觚之

士ꎬ皆知以先正为步趋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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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的观念是“儒为名高”ꎬ读书人的价值只有通过了科举考试才能实

现ꎮ 一旦入仕ꎬ既可光宗耀祖ꎬ又为他们的商业提供一个政治上的依靠ꎮ 据«宋
元明清徽州各县进士人数表»ꎬ明清两代徽州出了 ６１８ 名进士ꎮ〔２８〕在培养科举人

才上ꎬ徽州私塾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四、以治生为手段的职业教育读本

尽管徽州有着“业儒”的传统ꎬ但是一方面ꎬ由于每个人资质有异ꎬ希望家族

子弟全部走科举入仕之路是不现实的ꎬ另一方面ꎬ出于生计的需求ꎬ每个家族必

须保证有必要的经济来源ꎮ 徽州山多田少ꎬ土地瘠薄ꎬ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ꎬ大
部分的徽州人从事着农业以外的其他治生活动ꎬ比如行医、经商ꎬ以及各种各样

的手工业劳作ꎮ 徽州人在坚持以科举入仕为教育重点的同时ꎬ在以宗族为主体

的私塾教育活动中特别重视培养子弟的治生能力ꎬ让同族子弟掌握一门熟练的

技艺ꎬ为将来的谋生打下坚实的基础ꎬ加强对子弟的职业教育是徽州私塾教育的

一大特点ꎮ
对于徽州人来说ꎬ如能“学而优则仕”ꎬ则谋求一代良相ꎬ也可“学而仁则

医”ꎬ以求成为一代良医ꎬ悬壶济世是徽州人的职业首选ꎮ 汪道昆在«医方考引»
中曾说“吾郡贵医如贵儒”ꎬ行医是徽州人理想的职业选择ꎮ 据目前不完全统

计ꎬ自宋元至近代ꎬ新安地区有文献可考证的医家ꎬ有 １０００ 多位ꎬ明清时期几占

九成ꎮ 中医古代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师承相授ꎬ包括师徒相授和家族相袭ꎮ 徽州

是封建宗族制度极为发达的地区ꎬ因而家族相袭构成了新安医家的一大特点ꎮ
南宋歙县人张杲ꎬ字季明ꎬ其伯祖张扩受业于庞安时ꎬ祖张挥ꎬ父张师孟均业医ꎬ
为新安第一代名医世家ꎮ 张杲撰«医说»十卷ꎬ“采掇诸书ꎬ据其见闻所及为是

编ꎬ凡分四十七门ꎮ 前七门总叙古来名医、医书及针灸、诊视之类ꎬ次分杂证二十

八门ꎬ次杂论六门ꎬ次妇人、小儿二门ꎬ次疮及五绝、痹疝三门ꎬ而以医功报应终

焉ꎮ 􀆺􀆺取材既富ꎬ奇疾险证ꎬ颇足以资触发ꎬ而古之专门禁方ꎬ亦往往在焉ꎮ 盖

三世之医ꎬ渊源有自ꎬ固与道听涂说者殊矣ꎮ” 〔２９〕 此书既是张挥、张师孟、张杲祖

孙三代行医实践之总结ꎬ也是张氏一族医术传承的脉线ꎮ 明汪机医术则是通过

弟子的继承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ꎮ 汪机ꎬ字省之ꎬ祁门人ꎮ 其幼读诗文ꎬ为邑之

秀才ꎬ因母病呕吐久治不愈ꎬ遂究心医学ꎬ用古之秘方治疗母病ꎬ顿获痊愈ꎮ 毕生

行医四十余年ꎬ远近求诊ꎬ岁无虚日ꎮ 撰«针灸问对»三卷、«外科理例»七卷附方

一卷ꎮ 陈桷ꎬ字惟宜ꎬ祁门人ꎬ学医于汪机ꎬ取汪机诸弟子所记汪机治疗效验裒为

一集ꎬ编«石山医案»三卷ꎮ 明江瓘编«名医类案»十二卷ꎬ其子应宿增补ꎬ他的医

术由其子继承ꎮ 明孙一奎ꎬ字文垣ꎬ休宁人ꎮ 师从黟县黄古潭ꎬ后游历彭蠡、庐、
浮、沅、湘、三吴等地ꎬ遍访名医ꎬ虚心求学ꎬ凡有所长ꎬ均往请益ꎮ 撰«赤水玄珠»
三十卷、«医旨绪余»二卷ꎮ 这些医学著作既是新安医家长期从医活动之经验积

累ꎬ又是他们传授子弟、学徒医术的教本ꎮ
商业活动计算为第一要务ꎬ算术能力的培养在明清徽州的私塾教育中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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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重要ꎮ 明清徽州的私塾教育不仅教以诵读、字画ꎬ而且还兼授算术ꎮ 汪道昆就

指出:“休(宁县)、歙(县)ꎬ右贾左儒ꎬ直以九章当六籍ꎮ” 〔３０〕 有程大位«算法统

宗»十七卷ꎮ “此书专为珠算而作ꎮ 其法皆适于民用ꎬ故世俗通行ꎮ” 〔３１〕 将“算
术”作为童蒙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ꎬ应该说是徽州教育的特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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